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竹林微思
丁飞龙

    后窗对着一片竹林，远
看翠绿如云，近瞧分分秒秒
有枯叶凋落。有一些铺垫，
其实就是成全。

我知道每一缕风吹过
林间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片叶子与枝丫在作生离死别。

竹叶枯黄的颜色与阳光的色泽很接近，是否有更
深一层的寓意。

竹子的根系发达在四季里，而冲动，仅在春天发
生，像沉稳的袖珍塔，想镇住什么？也像没出鞘的匕
首，想刺破什么？颀长或粗壮，站着的翠绿，一节又一
节，是风雨的良苦雕琢，还是泥土的深情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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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创业路上跟党走

责编：刘 芳

别人创业买房，我创业卖房
季昕华

    现在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十
年前云计算处在铺天盖地的质疑
声中, 如今被称为云计算之父的王
坚还是不少人口中的疯子、骗子。
但我在盛大云工作期间，已经清晰
感知到市场的变化：从 2005年，美
国云服务市场就开始持续增长，互
联网技术发达的中国大概率会走
出相似的发展路径。云必将成为和
电等同的基础设施。

2011年，我决定开始创业。没
有背景、没有资金，只有技术团队
和对云计算坚定的信心，
我去过深圳、杭州、重庆、
北京、苏州和上海，见过
不下 1000 个天使投资
人。但当时人们对云计算
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业内做云计算
的也只有盛大和阿里云。我南北奔
波许久，只是感到知音难觅。

思量许久，我带着卖房筹措来
的 400万创业资金，回到了母校所
在地———上海。我曾在这里完成了
从农村孩子到计算机黑客的转变，
坐在电脑前如鱼得水；也曾在大学
第一次尝试创业，创立了“阿拉上
海”（类似现在的大众点评），那是
1999年的事，移动互联网还没有起
来，这个模式还不具备充分发展的
环境，成了一个失败的教训。
上海没有让我失望。2010年，

上海就发布了促进云计算产业发
展的“云海计划”，通过“基金+基
地”的模式发展云计算产业。全市

首个“云计算创新基地”就在杨浦
区五角场大学城附近的云海大厦。

与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交
流时，我惊讶地发现，对方聊起云
计算不仅毫无障碍，而且区政府对
云计算技术的了解、对产业的期
待，与我们的设想非常契合。对方
还告诉我，云计算企业入驻到云海
大厦，就能享受包括三年房租补贴
在内的各种扶持措施。

当然，对高科技企业来说，更
看重的不是获得多少资金扶持，而

是当地政府是否真正了解这个行
业的格局和趋势，是否真正具备长
远的战略眼光，这些才是吸引企业
落户的关键。和上海政府部门接触
之后，我们没有犹豫，当天就决定
把企业注册在杨浦。

对资本和金融的理解是我这
个理工男创业路上的大课题。优刻
得的上市之路不算顺畅，从 2016

年寻求海外上市，到后来转战 A

股，再到调整策略瞄准创业板，我
遭遇了创业路上最苦涩的经历。

原先创业板上市对于企业连
续盈利有明文规定，为早日完成上
市计划，优刻得调整经营策略，将
重心从大刀阔斧的扩张以赢取未
来，转为开源节流，实现盈利。此

时，恰逢云计算行业竞争进入白热
化，特别是巨头仰仗着雄厚的实
力，引发一轮轮“军备竞赛”，优刻
得由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当时的我，内心非常焦虑，公
司好不容易有了起色，一定要想办
法改变现状。我和员工们一起商讨
改革方案，希望重塑核心竞争力，
重新出发。

2017年，大环境层面的好消息
接踵而来。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优
刻得的上市之路也更加明确。2020

年 1月 20日，优刻得上市，
成为科创板“云计算第一
股”，A股市场第一家“同股
不同权”公司。上市使优刻
得的路越走越宽。

上市前夕，回顾公司的创业历
程，我写了一封公开信：

大家都知道云计算创业难，这
是一个需要重资金、重资产、不断
投入的行业。我们选择了一条艰
难、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奋斗之
路，无畏前行。从 8年前 8个人的
创始团队，到今天 1000多个人的
上市公司，我们用自己的不懈奋斗
证明，在中国坚持做底层基础技术
开发的创业企业一样可以取得成
功。 （本文作者为优刻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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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译文出版社老编
辑、著名翻译家吴劳先生
已经离开我们 8年了。近
日整理书信和相册，翻出
了多封与他的通信与合
影，不禁又勾起了与他相
交的往事诸多回忆。吴劳
是苏州人，每次听
他聊天时的一口吴
侬软语，那声调，那
委婉，简直是种“享
受”。因为与他是翻
译编辑同行，所以
每逢去上海，总难
免抽空约他会晤小
坐，聊天的内容，当
然少不了多是与翻
译有关的事。其中
印象较深、也是至
今首先想到的是，
邵洵美家中每周
下午茶海派翻译
家聚会的趣事。
上海解放初期，原圣

约翰大学外文系有一批毕
业生，应当时国家外事工
作的需要，北上参加了“劳
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到
1952 年前后其中有多名
苏沪籍学员又回到了上

海。这时正时兴翻译介绍
苏联和东欧文学，这些“劳
大”归来的学员，就成了福
州路许多私营出版社争相
寻找的译者对象。因为那
时莫斯科出版有一本英文
版的《苏维埃文学》月刊，

所以许多学英文
的人都可以从中
寻找翻译的版本。

据吴劳回忆，
从 1952 年起，热
情好客的上海文
人邵洵美，通常每
周都会在家里举
行一次下午茶。参
加的人并不固定，
自然都是文化翻
译界人士。其中经
常参加的，除吴劳
外还有：《傲慢与
偏见》、《十日谈》
的译者王科一，莎

士比亚剧作译者方平，《铁
蹄》译者叶麟鎏（鹿金），
《简爱》译者祝庆英，《自由
之路》译者范之龙，《公民
汤姆 ·潘恩》译者徐汝椿，
此外还有王永年、陈良廷、
朱曾汶等多人。
吴劳说，每次聚会常

是邵洵美坐在当中，其他
人分坐两侧，邵夫人则殷
勤招待，然后倚在邵洵美
身后微笑注视众人。茶会
上除交流彼此的熟人挚友
信息外，主要谈各人的翻
译动向和心得，有时提出

某个疑问，大家也会畅所
争执，直到取得或接近达
成共识。也许正因为有这
样一批上海翻译家，对翻
译事业及翻译学术如此热
心的执著和研究，使他们
的译作无形中形成了某种

近似的风格。再加上与上
海翻译界有着密切渊源的
傅雷、朱生豪、傅东华、冯
亦代、董乐山、施咸荣、李
文俊以及俄文的草婴、法
文的郝运等多位著名翻译
家的成就，从而造就了“海
派翻译家”这样的群体。其
中如草婴等多位，更成为
我国职业翻译家的先驱人
物。“海派翻译家”无疑在
我国文学翻译史中，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今天，时代发展，社会

进步，我们的翻译家不但
能将海外名著翻译成中
文，还能把我们文学、影
视、戏曲中的优秀作品翻
译成各国语言，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 这是多么令人
自豪的事啊！讲好中国故
事，做好中国文化的国际
传播，需要更多优秀、年轻
翻译家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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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赤水市，有丹霞地貌为特点的
神秘佛光岩、赤水大瀑布、密林飞瀑燕子
岩，以及生长着的珍稀蕨类植物桫椤，但
我以为，不到古镇丙安，还算不得到了赤
水。这是因为，“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
用兵真如神。”肖华将军的《长征组歌》诗
句，让一个小小县城和古镇名扬天下。
有千年历史的丙安古镇，离市区只

有 20分钟的车程，它修建在赤水河与丙
安河相汇的一片悬崖峭壁上，背靠莽莽
大山，面向滔滔河水，雄踞险要，“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是绝妙的军事要
塞。而那些悬空而立、鳞次栉比的
吊脚楼，在晨雾中高低错落、时隐
时现，犹如仙山琼楼，使得丙安古
镇婀娜多姿，壮美无比……

5月初，红艳艳的三角梅开得
正欢，我们上海浦东美术家一行
赴赤水采风团，第三天便来到了
古镇丙安。急速走过红军渡口纪
念碑、纪念长征的铁索桥，迎面便
是高耸的太平门。沿着石梯拾级
而上，街面顿时开阔起来，茶馆、
酒肆、商店鳞次栉比，地方名吃豆
花饭、豆腐干、炒豆渣，和着熏腊
肉、香肠等川味十足的特色美食，
空气里不时飘过阵阵香辣味。幽
静狭长的石板街和曲折的巷道，
让我们仿佛看到老百姓熙攘往来
的脚印，以及红军战士为不扰民
当街而眠的身影。寻寻觅觅，那是
历史遗存的温暖记忆……
“丙安红一军团陈列馆”简朴

庄重，由窜屋结构的两个门面房
组成，与老百姓的民房并无区别，但它却
是红一军团指挥部和红二师师部的所在
地。通过一幅幅图片和实物，生动真实地
还原了 86年前，鏖战赤水的壮丽篇章。
历史档案显示，“四渡赤水”是中央

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
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
运动战的战场，是遵义会议确立
毛泽东领导地位进入决策核心后
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年轻的讲解
员告诉我们：1935 年 1 月 19 日，
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县
方向开进。红一军团剑指川南，为中央红
军北渡长江勇扫路障，一路浩荡，向赤水
开进。25日，红一军团及红二师抢渡赤
水河，将指挥部驻扎在丙安古镇，指挥了
著名的丙安、黄陂洞、复兴场战斗。丙安
古镇里，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红军
指战员坚决打退了强敌的一次次追击，

重创了国民党军队。28日，奉命回土城
打援，为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拉开了序幕。
“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先锋，巧妙似游龙，
和其他军团指战员一起，勇猛顽强，浴血
奋战，终于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
堵截的圈子，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
面，为实现北进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
础。”四渡赤水之战，诠释了毛泽东广博
精深的军事思想，是毛主席军事生涯中
最得意的“神来之笔”。
陈列馆用大量实物，向我们展示了
老百姓捐给红军渡河用的木板船
和搭浮桥用的门板，指战员使用
过的大刀、长枪和冲锋号，战士盖
的土布棉被，以及军团首长睡过
的木床……它们，都无言地叙说
着动人的故事。陈列馆还记录了
有名有姓的红军将士，他们中有
很多人都成长为红军的高级指挥
官。不能忘怀的，还有长眠于此的
上千名无名红军战士，他们用生
命和鲜血染红了赤水，染红了丙
安。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是 90

后陈丽竹小姐，她指着一队队举
着红旗的观光客，自豪地说：“迎
接建党百年之际，每天都有全国
各地的游客来此缅怀先烈，成为
青少年红色教育的打卡之地，这
是我们赤水人的光荣和骄傲啊！”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新中国成立后，丙安古
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
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加快了奔
小康的发展速度。2002年，英雄的

丙安人民不忘当年红军抢渡丙安渡口的
壮举，毅然将规划中的公路桥改为长征
铁索桥。同时在原红军渡口处建立了“丙
安红军渡口纪念碑”。2005年，丙安入选
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名录、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是贵州省“历史文化名

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
国文明村镇”。令人振奋的是，
2017年展开脱贫攻坚战，丙安古
镇所属贫困村全部出列。如今，
丙安古镇已经创建了国家 4A级

风景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上向着更高的目标飞奔。
“赤水流诗意，丹霞立画屏”。历史，

没有忘记赤水；人民，永远铭记丙安！入
晚的赤水河，倒映着两岸高低错落的万
家灯火，人们在健身步道上散步，舒心地
跳起广场舞。相信，人们在享受幸福生活
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那烽火岁月！

想见，看见，听见
刘 蔚

    双休日的晚上，某外地电视台播放了一
档介绍青海年保玉则的节目，不禁怦然心动。
曾经听喜欢旅游的朋友谈起过年保玉则，它
位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县境内，主
峰海拔 5369米，是巴颜喀拉山的最高峰，也
是当地藏胞心中的一座神山。当电视中出现
年保玉则洁白巍峨的雪峰，繁花怒放的花海
和蓝得透明的湖泊的镜头，我的目光被牢牢
吸引住了，恨不得明天就飞向那里，去亲身感
受那造物主赐予我们的、有如神话般壮丽绝
美的风光。
有什么能比跋涉千山万水，去亲身感受

神往已久的风景更让人心旷神怡的呢！
那一年春天去奥地利旅游，离开维也纳

前往萨尔茨堡的途中，大巴停在了高速公路
的服务区休息片刻。我立即跳下车，跑向服务
区的护栏，因为我看见了大片的田野。只见绿
油油的农田修整得齐整而错落有致，宛如大
自然的艺术品，旁边坐落着一幢幢红墙黄瓦
的农舍，农舍旁的小路绿树成荫，枝叶婆娑，
蜿蜒着伸向远方。尽头则是蓝天白云。我仿佛
从中听到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那明朗优美
的旋律，闻到了奥地利乡间原野那朴实芬芳
的气息。
贝多芬 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在这

里生活了 35年，直到 1827年去世。他在维也
纳多次搬家，在他住过的维也纳郊外的海利
根斯泰特，有一条著名的“贝多芬小道”，因为
他常去那里散步。热爱大自然的贝多芬非常
喜欢维也纳郊外的乡村田园风光，常常流连

忘返。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在灌木、大
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
啊！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
鸣。”大自然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于
是，1808年，他写下了明快抒情、脍炙人口的
《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

如今，我亲眼看见了“乐圣”笔下歌唱过
的奥地利田野风光，《田园交响曲》迷人的旋

律与眼前的景色在我的心中水乳交融，那一
刻的欣喜和满足感无法言喻。

摄影家阮义忠有一本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借用这个书名，我们对待自然美景和
人文遗迹，不也应秉持这种“想见，看见，听
见”的真诚态度吗？文字和影像资料毕竟隔了
一层，惟有实地的探访才能获得本真新鲜的
感受。关键是，首先你要有想见的欲望，然后
才会有不辞辛劳、前去一探究竟的动力，看
见———观其形，听见———闻其声，最终有所领
悟，有所收获。前年去日本旅行，我特意到了
神奈川县的鹄沼海滩，因为我酷爱葛饰北斋
的名画《神奈川冲浪里》，一直想去看看给了
画家灵感的神奈川的浪涛究竟是怎样的。当
我站在鹄沼海滩边，看着阳光照耀下冲天而
起、狂放不羁的巨浪，听着呼啸澎湃的涛声，
我终于明白了《神奈川冲浪里》的描绘与它是

多么的神似。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一点不假。
想见，看见，听见，更是一种人生的信条，

一种获取真理的有效途径。生活中有许多我
们未知未闻的东西，要判断其真相，最好的办
法就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分析求
证，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苏轼的的散文名篇
《石钟山记》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江西湖口
鄱阳湖附近的石钟山，其山名的来历有两种
说法，一是《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描述“微
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故有此说；二
是唐代李渤的观点，李渤到过石钟山，在深潭
边找到了两块山石，敲击它们，南边的山石声
音模糊，北边的声音清亮，他由此断定石钟山
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苏轼对这两种说法都存
疑，尤其是对李渤的判断不以为然。趁着自己
调任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并送长子
苏迈去饶州（今江西上饶）德兴任县尉，途经
湖口，苏轼特意与苏迈在一个月夜乘船游览
了石钟山。经过一番仔细考察，他终于发现，
山下到处都是石穴和缝隙，水波涌入其中，便
会与石碰撞出声响；而两山之间的水中有块
巨石，可坐百来人，中间又有许多窟窿，随风
吞进水波，又吐出来，便发出洪亮深沉的响
声，宛如钟声。苏轼由此得出结论，郦道元的
说法是对的，但失之于简；李渤的说法则浅陋
错误。他于是感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
有无，可乎？”
与其纸上谈兵，主观臆断，不如行走远

方，探寻真相。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

朝 暾
齐铁偕 诗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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